咬定青山不放松
徐宏慧
1993年9月（癸酉七月）的一天，我公公张鹤鸣突然对我说：“今天你帮个忙，我要请两位客人，帮我烧几个菜，可以吗？”我马上回答“可以！”他告诉我，他请的是以前地下党金佩扬和俞双人。
金佩扬，我“认识” ，上世纪80年代，80岁左右，个子不高、精神矍铄的金佩扬是党史办的常客。当时我在劳动局工作，办公地点与党史办一墙之隔。俞双人，我是陌生的。
那天我烧了几只菜，不知道是否合他们的胃口？唯一遗憾的是，没给他们合影留念。那天我还听说金佩扬赠送了一幅绢画。
二三年后，我在吴江市委宣传部工作，一次去常熟参观学习，闲暇时，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佑永拉我一起去看望居住在常熟茶叶弄1号的离休老干部俞双人，我觉得名字有点熟，想不起是谁？我们两人到了俞双人的家里，俞双人在客厅里接待了我们。俞双人一见我，马上说，你是张鹤鸣的媳妇啊，我还吃过你烧的菜呢！我一下子想起来了，看到他和蔼可亲的样子，我少了拘束。我们畅快地交谈着。
1998年3月，张鹤鸣接到94岁的金佩扬在南京逝世的讣告。2008年1月，张鹤鸣85岁，也病逝了。事隔不久，我参加震泽镇举办的一次旅游文化节，遇到《常熟日报》的副刊编辑俞小红，原来他就是俞双人的儿子，我得知俞双人1999年也去世了。
2019年，浙江嘉善陶庄镇政府，为了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决定在张鹤鸣的故乡河泥甸港建立毗邻一体化的党建阵地“张鹤鸣事迹陈列室”，要我们提供张鹤鸣的资料。此时我婆婆也不在世了，能不能找到资料？我和丈夫心中没底，因为老人的遗物已经被我俩处理了一批。再说，老人生前我曾几次追问他们参加革命的经历，他们一直说，没有什么可写的。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努力，我俩还是有很大收获的。
先说金佩扬，1905年他出生于吴县西山的小山村里。一年后随父母搬迁至吴江黎里镇，靠租房开南货店维持艰辛生活，但父母还是让金佩扬在黎里镇读完7年小学。
1930年金佩扬前往上海闸北恒丰路鼎昌顺丝厂当练习生，在那里认识了青年夏明辉，两人成了莫逆之交。夏明辉是青浦朱家角人，表面看戴一付眼镜，沉言寡语，书生气十足，内心却满腔热情。1932 年初，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寇入侵闸北，火炮连天。当时由夏明辉和金佩扬带头，厂里十几个青年，自发组织起来，拖了两辆板车，把各自身上仅有的钱拿出来，买了面包水果等食品，到前线去慰劳将士。临近战场，他们却被士兵硬劝阻回来。后来战事越发严重，日机天天狂轰滥炸，丝厂炸毁，金佩扬只得回黎里。
1935年，夏明辉到黎里寻访金佩扬，金佩扬和家人热情接待了他；后来，金佩扬到朱家角“贩烟”，却寻访不到夏明辉。1940年8月，金佩扬到平望开店，夏明辉找到平望，两人谈了很久。夏明辉亮出自己的身份，他受中共路南特委派遣，为开展（青）浦西地区工作才到平望寻访他。金佩扬当晚就提出入党申请，十几天后夏明辉来信约金佩扬去上海，在一家旅馆里与一位自称小顾的青年人会谈。小顾戴眼镜，穿长衫，颇有学者风度，他询问了金佩扬好多问题，还勉励金听党的话。后来金佩扬知道小顾叫顾德欢，青浦人，当时是昆（山）嘉（兴）青（浦）县委书记。是年10月底，夏明辉又来找金佩扬，告诉已批准金佩扬入党，从此，金佩扬走上革命征途。
1941年10月，夏明辉受党组织委托派来黎里开展地下党工作，一年多时间里他发展了地下党员迮一庠、丁铎，不幸的是，次年底夏明辉奉命离开黎里镇上抗战前线作战，在战场上被捕，被日寇放狼犬活活咬死。然而夏明辉在黎里镇上点燃的地下党之星火，随之燎原。
张鹤鸣，1923年2月出生于浙江嘉善河泥甸港，是江浙边陲地区，距离江苏黎里镇12华里。1941年，他跟随姐夫到黎里米行干活，3个月后辞职到芦墟镇参加沈氏补习班，学业结束，再回黎里镇，工作没了，失业在家，边找工作边自学高中课程，暂时租住在官塘上的陆家墙门内。
同一墙门内有位年龄相近的租客，是隔壁穗源糟坊的司帐员，就是被夏明辉发展的地下党员迮一庠。迮一庠以帮助张鹤鸣复习功课为名，借进步书籍给张鹤鸣阅读。张鹤鸣虽然不知道迮一庠真实身份，但发觉他的学识超越他的年龄，迮一庠的话往往在张鹤鸣的心灵深处打开一扇窗。
几个月后，张鹤鸣到莘塔协兴糟坊当司帐员，1944年6月因患肺结核，辞职再回黎里，但原租房租不到了，就租借在官塘上汝家墙门内养病。
此时，黎里地下党支部已经建立。迮一庠、丁铎在黎里镇塘桥上岸开设一家文具书报店，实质是地下党秘密联络点，迮一庠任支部书记。本来与迮一庠熟悉的张鹤鸣，就老往文具书报店跑，并认识了丁铎，加入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翳桑文艺研究社”，后此组织遭遇国民党吴江县中统特务的破坏，女社员震泽的张育英遭到逮捕。为保存实力，经组织批准，迮一庠等人于1946年4月撤离黎里去了上海青浦。
迮一庠一离开，张鹤鸣于1946年8月也离开黎里回到家乡小学教书。“翳桑文艺研究社”期刊《浅作》继续秘密出版了二期，至满十期为止。丁铎仍旧将《浅作》寄给张鹤鸣，还为张鹤鸣代购一些进步书刊。1947年6月，丁铎突然寻到河泥甸港张鹤鸣的家，并对张鹤鸣说，自己是中共地下党员，因为身份暴露了，准备在张鹤鸣家住几天。张鹤鸣一听，对丁铎十分钦佩，并表示愿意掩护他。张鹤鸣所在的汾玉乡紧靠着黎里镇，但属浙江省，相对来说，江苏中统特务要到浙江来抓人，不是太容易，所以丁铎利用汾玉不属江苏管辖的空子，安全地躲过了风头。
此时，张鹤鸣才明白：黎里真有共产党！而且是自己熟悉的人！张鹤鸣的心飞向了黎里镇，他利用星期日去黎里，与“翳桑文艺研究社”的社员来往。平静人，就是社团里认识比较早又谈得来的社员之一。平静人本人于1947年7月13日正式加入中共党，两个多月后的一天，平静人突然问张鹤鸣是否愿意加入中共党组织？张鹤鸣欣喜万分，连忙答应。10月8日，平静人告诉张鹤鸣已批准他加入地下党组织。
张鹤鸣入党后，地下党组织下达张鹤鸣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做好当地群众的宣传思想工作，每个星期日风雨无阻步行到黎里向地下党组织汇报家乡工作。他在自己的家乡发展了3名地下党成员，后又听从党组织命令打入国民党乡政府，为汾玉乡保民代表主席，为迎接解放做好策反工作。1948年6月，张鹤鸣在汾玉乡河泥甸港的家中，接待了地下党领导刘世和；7月平静人到河泥甸港，两人一起躲过警察盘问，到嘉兴与已经是吴嘉工委书记金佩扬碰头。1949年1月初，张鹤鸣在黎里和老李（真名陆锡林）到镇东万云台茶馆见面，张汇报了汾玉乡政府的情况，并接受新任务。几天后，张鹤鸣再次接到通知，立即赶往嘉兴与金佩扬见面。见面后，金佩扬对张鹤鸣说，解放大军渡江指日可待，当前地下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做好迎接大军渡江的各项工作。然后具体布置了任务。
张鹤鸣从嘉兴回来后，将大好形势传达给他所管辖的汾玉乡地下党员，布置宣传活动，继续做好乡政府的策反工作，准备迎接解放大军渡江。
1月28日（正是除夕日），地下党吴嘉工委芦墟地区负责人吴关龙直接到张鹤鸣河泥甸港的家中，送上地下党吴嘉工委的通知，调张鹤鸣到吴江县的芦墟工作。
吴关龙公开身份原是黎里镇协康绸布店的店员，与张鹤鸣也是认识的，吴关龙曾担任黎里地下党支部书记。1948年吴关龙被调任芦墟地区，芦墟地区与黎里地区一样，也是江浙沪两省一市的交界处，地形复杂。所不同的是芦墟地区抗战时期遭受日寇残酷扫荡，还实施芦莘厍周大屠杀，抗战胜利后，又为国民党的模范区，国民党的统治力量较强，地下党力量薄弱。吴关龙感到力量不足，提出要求把张鹤鸣调到芦墟地区。得到金佩扬同意后，吴关龙亲自送通知到张鹤鸣家，交待工作。
受大好革命形势的鼓舞，吴关龙情绪十分高涨，又是同志相见，分外亲热，两人有谈不完的话，兴奋地规划新的工作。吴关龙在张鹤鸣家里吃了年夜饭，又住了两个晚上，第三天吴关龙按原路搭乘小航船返回黎里再去芦墟。 
此后张鹤鸣地下党关系转到芦墟，由吴关龙领导，仍旧和在黎里一样，每个星期日张鹤鸣去芦墟与吴关龙在指定地点会面。张鹤鸣仍旧负责家乡的地下党工作。        
4月中旬，吴关龙和张鹤鸣再次在芦墟镇茶馆内碰头，商量掌控芦墟镇的工商自卫队，迎接芦墟解放的事宜。当时，在百万雄师即将挥师南下的舆论压力下，国民党芦墟区区长兼工商自卫队队长汝志强，工商自卫队队副马杰，深感不安。自卫队有长短枪一百余支，队员150余人，实力比其他乡镇强，而地下党来不及在这支队伍中培养积极分子，只能派地下党员张鹤鸣过去，掌控这支队伍。前期金佩扬已经多次策反，汝志强、马杰也表示愿意接受地下党的领导。现在金佩扬要求吴关龙和张鹤鸣与他们接触，切实掌控他们的武器和人员。
张鹤鸣和吴关龙商量后，一起到义兴祥绸布店找经理马杰。吴关龙向马杰介绍张鹤鸣，虽没点明张鹤鸣的真实身份，但作为明白人的马杰，应该心知肚明。吴关龙与张鹤鸣相约，只要收音机里一听到解放军横向渡长江的消息，张鹤鸣就以党代表的身份前来芦墟，进驻义兴祥绸缎布店，指挥和监督工商自卫队。   
1949年4月20日深夜，张鹤鸣从收音机里听到解放大军横渡长江的消息，兴奋异常，一夜无眠，整理好东西，天一放亮，就与一位教师打了个招呼“我有点事，外出一次。”从此离开小学，再没返回。                                 
张鹤鸣到达芦墟镇义兴祥绸布店，找到马杰，亮明身份，提出要求：不准解散自卫队；不准转移武器、弹药；不准散失国家粮库；不准销毁政府文书档案；不准关停镇区商店；不准惊慌失措。他要马杰立即去向汝志强汇报他的指令。吴关龙曾告诉他，义兴祥绸布店陈海筹，已经由金佩扬培养成熟，他很快找到陈海筹，要陈海筹配合做好迎接解放的工作，并帮助陈海筹办理入党手续。4月26日，芦墟政权交接上遇到些麻烦，半道杀出个“程咬金”，对方不明张鹤鸣身份，为保卫政权正常交接，张鹤鸣暴露了身份，而此时，芦墟镇政权还在国民党的手中，镇区的市河里每天都有一批批从南京撤退到上海去的国民党保安队员，他们荷枪实弹坐在船上，如果他们上岸活动一下，很快就能从热议的群众口中了解到义兴祥绸布店内住着个共产党员张鹤鸣。马杰惊慌失措地要求张鹤鸣暂时离开义兴祥绸布店，并保证仍旧听从张鹤鸣的指令。谁也想不到，解放军大军渡江后，势如破竹，长驱直入。4月29日晚，张鹤鸣从收音机里听到消息，吴江县城已经解放。第二天，张鹤鸣赶到黎里，寻找党组织，急待处理解放芦墟事宜。平静人、吴关龙没找到，只听说金佩扬在吴江，于是他步行到吴江寻找金佩扬。金佩扬接待了他，听取了汇报，布置了新工作。张鹤鸣信心满满回到芦墟，来不及休息，立即安排好迎接解放的工作。
芦墟解放后，张鹤鸣历任芦墟镇镇长、盛泽镇镇长、书记，吴江县委宣传部长、吴江县中学校长，吴江县委党校校长、吴江县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等职。
金佩扬，解放后，历任吴江县委副书记、苏州市委工业部副部长、江苏省纺织工业厅丝绸处处长兼厅党组成员、江苏省丝绸工业公司顾问。
俞双人是盛泽人，1948年由金佩扬介绍入党，为迎接盛泽解放作出了贡献。解放后，他被调往常熟虞山，离休前任常熟县总工会副主席。
在翻找资料时，我和丈夫在家里找到了金佩扬1993年赠送的那幅绢画。金佩扬晚年喜爱画竹画梅，癸酉年，他至少画了两幅翠竹图，我家的那幅落款是“癸酉七月”，后来补画的那幅落款是“癸酉冬日”。两幅画大同小异，题字内容也相同，不同的是题字位置居中上或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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